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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再上博士楼37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林荫道上只剩下我和钟爱华。钟
爱华道：“怎么样？许大哥，我没撒谎
吧？”我看着他：“药不然就算被抓，也是
罪有应得，但你打算如何对付我？”

钟爱华笑道：“对付许大哥你就更
简单了。”

话音刚落，林荫道另一侧又传来一
阵脚步声。我看到有十来个男女，里面
还有两个老外，他们脖子上挂着相机，

手里拿着记录本，很快跑到我们两个人
身边。

钟爱华指着我，对他们大声喊道：“各
位，这边，在这呢，这位先生就是许愿。”

众人一阵惊呼，纷纷举起相机、打
开闪光灯拍照起来，我有些不知所措想
往后退，他们却不依不饶，一个个大着
嗓门，提的问题一个比一个犀利。钟爱
华凑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悄声问：

“许大哥，感觉如何？”
我瞪着钟爱华，眼里几乎冒出火来。
这个混蛋，可真有手段！
忽然，一阵“大雨”从天而降，浇在

我们所有人的头上，那些记者猝不及
防，纷纷尖叫起来。钟爱华本来精心整
理的分头被水浇得形象全无，显得非常
狼狈。我比他也好不了多少，浑身被浇
了个精湿。我摸了摸头发，发现这不是
雨水，黏糊糊的，还有种难闻的气味，粘
在头发上很难弄掉。

这时一个女生从博士楼的三层探
出头来，不紧不慢地对下面说：“请你们
不要在楼下大声喧哗。这次只是营养
液，下次就泼浓硫酸了。”

我一抬头，看到戴海燕正俯瞰着我
们。紧接着戴海燕又开口说：“许愿，你
还不快上来睡觉？你再不上来，以后就
不要来了。”戴海燕扔下一句话，就从窗
台消失了。

我当机立断，拨开围在四周的记
者，朝博士楼走去。

到了三楼戴海燕的寝室前，我敲了
敲门，门开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我局促不安地
问道。

戴海燕说：“我不知道楼下刚才发
生了什么，我也没兴趣知道。不过我
若是不管，你明天就来不了了，我这个
人最讨厌话说一半。如果你明天来不
了，还不如干脆今晚把话一次说完。”

戴海燕开口道：“下午我说的，只
是你在《清明上河图》流传版本说法
上犯的低级错误。现在我要说的是，
你对这幅画根本不了解。想要搞清
楚这个问题，先来个小测试吧。我问
你，《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名字是什
么意思？”

“清明指的是农历清明节，上河
是指上坟。这幅画的主题是北宋汴
梁市民过清明节时的汴河盛景。”我
回答。

“错，大错特错。”戴海燕摇摇头。
“哪里不对？”我一愣。
戴海燕俯身下去，在一本书上翻到

《清明上河图》的一页，把画页转向我面
前，用右手食指指向画的最右侧。她指
的位置，上面画着五头驴，每头驴的背
上驮着两篓木炭，正被人牵着朝汴梁城

走去。
戴海燕讥讽道：“农历清明，已是晚

春时节，马上就是立夏。宋人冬季用炭
取暖，夏天运炭进城去做什么？你再看
这里。”

戴海燕又指向画面的中间，那里有
几处酒家，酒幌飘扬，有三处酒幌上可
以分辨出“新酒”二字，这大概就和现在
的广告一样，标榜自己的酒是新品。

“新酒的意思，就是用刚熟的粮食
酿成的。无论你酿酒的原料是高粱、小
麦、糯米或是大米，清明节这些作物都
还没成熟，哪来的新酒上市？”戴海燕提
出了第二个问题。

“这……”
戴海燕没容我思考，又指向了画

面上的第三处。这是画卷中的一座
大拱桥，桥上熙熙攘攘，桥两侧都是
商贩。

“那几个小摊贩的案上摆的是什
么？”她问。

“切开一半的西瓜。”我回答。
“你说宋朝有没有大棚温室？能不

能在清明节吃到西瓜？”戴海燕的目光
犀利无比。

“那你说，清明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放弃辩解。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34 与女友告别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辩解道：
“我怎么就不自信了？你爸妈不在乎
我，难道我可以不在乎他们的看法？”

“你是在埋怨我爸妈了？”
“没有啊！我就那么一说！”我顿时

百口莫辩。
继而又是误解，我不明白为什么我

和凌一尧彼此变得如此敏感，一句无心
的话就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我不愿
再这样争吵下去，说道：“今年我去新疆
干工程，这两天就要动身了。”

凌一尧顿时安静下来，半晌之后才

开口问道：“你不是说不去了吗？”
“我也不想去，但我没有时间慢慢

攒钱了，只能去那边拼一把，干出一点
成绩给你爸妈看，兴许明年他们就会认
同我的能力和诚意。”

“确定下来了？”
“嗯，小孟也跟我一起去。”
“唉！”她叹息一声，“为什么你不

能理解我的想法，我也看不明白你的
想法？”

凌一尧要去医院给她妈妈送午饭，
在挂断电话之前特意叮嘱道：“我现在
已经过得水深火热的，你就不要再添乱
了，这段时间你别主动打电话过来，我
有空了再找你。”

呵呵，她也有对我避嫌的一天。
我一边整理奔赴新疆的行李，一边

等待凌一尧的回应。然而，当天下午我
等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她在电
话里说：“吕钦扬，我们分手吧。”然后直
接挂了电话。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竟然一点痛
楚的感觉都没有，麻木得就像是一个死
人，过了许久我的手机振动了，一看是
凌一尧发来的短信，她说：“刚才的话是
说给我妈听的，你不要当真。你今天订
票，我们回南京。”

我一下子精神振奋起来，回复说：
“什么时候？”

“明天中午，好吗？”她像在哀求我。
我当即开着摩托车赶往车站，订了

次日中午11点20分去南京的长途车票。
第二天上午10点，我就在车站外

面等候她，手里捏着两张车票，既期待
又忐忑。起初她还低声给我打了一个
电话，说等一会儿就偷偷跑出来，但之
后便再也没有动静了。我有些焦急，又
怕在不恰当的时刻打不恰当的电话，于
是继续耐心地等。

11点20分过去了，我们要乘坐的
那班汽车发动了，她还是没有出现，我
捏着两张车票傻傻地站在检票口，不知
道她到底是遇到了麻烦还是放我鸽
子。10分钟之后，她终于发来短信，说：

“你直接去南京，我已经在路上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猜想她

今天一定遇到了特殊情况，于是顾不上
多问，赶紧重新买了最近一班的车票。

经过一下午的颠簸，我抵达南京时
已是晚上7点了，凌一尧已经到了那
里。半个多月没有见面，她迎面给我一
个大大的拥抱，半天才肯撒手。

“今天请你吃西餐吧。”我说。
“你钞票多了，钱包都装不下了？”
埋怨归埋怨，她还是开心地和我去

了一家西餐厅。
“你怎么突然想来这里？”她问道。
我说：“总不能让你一直跟着我吃

大排档吧。”
她摆弄着手里的柠檬水杯，嘴角浮

现一丝无奈地笑，若有所思却又缄默不
语，我很想探究她内心的想法，但最终
还是没有询问。

厨师把两份牛排端上来后，我帮凌
一尧将牛排切成小块，左手叉右手刀，
动作有些笨拙。

她好奇地看着我，调侃道：“你像在
给牛排做手术。”

我惭愧地问道：“是不是很丢人？”
“不，挺好玩的。”她开心地笑了。
当晚我和她住在那个我们曾经一

同经营的小窝。
夜晚11点多，我们都没有睡着，在

被窝里手牵着手，像以前一样躺着交
谈。头顶的天花板是蓝白相间的花纹，
如同小时候从万花筒里看到的图案，映
着窗外昏暗的灯光。

我在南京只待了一天就要奔赴新
疆，凌一尧送我去南京火车站，但她连
候车大厅都进不去，我和她在安检口仓
促地分开了。我本想回头与她告别，但
入口拥堵着太多的旅客和工作人员，我
们只能隔着长长的通道相望着，最后两
人打着手势，在一面玻璃幕墙的内外杵
着。我们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只能面对
面地打电话。

这时，检票口通知检票了，我在玻
璃墙上哈了一口气，在上面写了两个
字：“等我。”

我对她挥了挥手，她清秀的面容上
没有一丝表情，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
落。这一刻，理想和抱负都变得那么滑
稽，我只想再拥抱她一次，却已经不可
能。我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只能拎
着沉重的行李，混在拥挤的人群中，踏
上疲于奔命的旅程。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本连载结束，敬请关注下期连载）


